
▲儿童性与非儿童性的完美结

合， 才是优秀的儿童文学的最高

境界。 《西游记》《阿里巴巴和四十

大盗》等文学作品中对“善恶”与

“爱”等主题的书写，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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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生命特征表明： 孩子

的生命是赤裸裸诞生的，是一种

无拘无束的原始形态，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野蛮形态。 五四时期学

术界经常把儿童的这个生命特点

说成是“野蛮人”的特点，但这里

说的“野蛮”不带有贬义的，它揭

示出生命形态中有很多非文明规

范的因素，它是自然产生的，是孩

子生命形态的本然。 这个特征与

文学的关系比较复杂，既强调了

教育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人

自身从“小野蛮”逐步向着“小文

明”的形态发展；但同时，也肯定

了某种儿童生命的野蛮特点。 我

可以举一个不太雅观的例子：儿

童拉便便，在成年人看来是脏的，

但是儿童并不这么认为，小孩子

坐在尿盆上拉便便会很长时间，

他会有一种身体快感。 有时候这

类细节也会出现在文学作品里。

电影 《地雷战 》是一部主旋律电

影， 表现游击队用地雷为武器消

灭侵略者。 有一个细节，日本工

兵起地雷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假

地雷，里面放的竟然是大便，日本

工兵气得嗷嗷直叫；电影镜头马

上切换到两个孩子在哈哈大笑，

一个悄悄告诉另一个：是臭粑粑！

如果镜头里表现的是成年人这么

做，就会让人感到恶心，然而孩子

的恶作剧反而让人解颐一笑。 为

什么？ 因为在这个细节里突然爆

发一种儿童生命的蛮性特征，用

在战争环境下特别恰当 。 再说

《半夜鸡叫》，假如———仅仅是假

如———现在的孩子完全没有受过

“地主剥削长工” 这样的阶级教

育， 他看到一群壮汉故意设计好

圈套，在半夜里集体殴打一个骨

瘦如柴学鸡叫（也许在孩子眼中

这种行为很好玩）的老汉，会有什

么想法？ 但就这个剧情来说，小

观众还是会自我释放地哈哈一

笑。为什么？因为打架是孩子生命

的野蛮性因素，在人的童年时代，

打架会产生一种游戏似的快感。

有很多孩子的游戏———斗蟋蟀 、

斗鸡（人体的独脚相撞）等等，都

是这种“打架”快感的延伸。 如果

再被赋予某种正义性，快感就会

更大地释放出来。这就需要教育。

不经过教育，人是不会自我文明

起来的。 但这个教育，如何使“小

野蛮”的本性不断在受教育过程

中淡化稀释，不断朝着“小文明”

过渡。 这是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

需要关注的问题。

上述儿童生命阶段的三大特

征， 每一个特征都构成儿童文学

创作的重要内容， 都值得我们深

入地去研究。 但我更强调第一个

生命特征： 儿童的生命是需要被

帮助被呵护的， 儿童的生命是不

可能独立成长的， 一个人的成长

过程必须在群体互助的状态下才

能完成。

最近有部黎巴嫩电影 《何以

为家》正在影院上映，非常之好。

这是一部表现中东难民的现实主

义的艺术电影， 如果从生命的意

义去品味， 它描写了两个孩子在

艰难环境中的挣扎，一个 12 岁的

孩子努力保护着一个两岁的孩

子，喂他吃，为他御寒，强烈体现

出儿童的生命意识： 没有互相帮

助就没有人的生命。 《何以为家》

不是儿童文学， 但涉及到儿童的

许多问题。

美国经典儿童文学 《夏洛的

网》故事也很简单，但是风靡了全

世界， 它讲述的是一只老蜘蛛夏

洛用智慧挽救它的朋友猪的生命

的故事。圣诞节主人要杀猪做菜，

可怜的猪无法逃避这一厄运，但

最后被一只老蜘蛛所拯救， 创造

了奇迹。 我想多数儿童读者在阅

读这篇童话故事时， 都会在潜意

识里把自己幼小无助的生命感受

融汇到对小猪命运的理解上，这

才是这篇儿童文学作品获得成功

的原因所在。

我常常在想： 儿童文学里不

缺少爱的主题， 但在此基础上写

好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相帮助、

团结， 这才是儿童文学最贴近生

命本然的基本主题。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

虽然不算儿童文学， 但它是中国

的儿童接触最多的古代文学作

品。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去西天取经， 是最感人

的生命互助的经典故事。 我们向

儿童讲述《西游记》的故事，多半

着眼于孙悟空的神通广大， 降妖

灭魔， 但这只是符合了孩子喜欢

顽皮打斗的小野蛮的本性， 却忽

略了《西游记》里最伟大的故事是

取经途上的互相帮助的故事。 小

读者看到唐僧被妖怪捉去的时

候，就会急切希望孙悟空的出现，

这就是生命互助的本能在起作

用。我们可以想象，唐僧就像刚出

生的婴孩，单纯得像一张白纸，手

无缚鸡之力， 在妖怪面前毫无自

我保护能力， 然而他之所以能够

完成取经大业， 靠的就是三个徒

弟的帮助。 那三个徒弟也都不是

完美无缺、战无不胜的，他们之间

就是靠互助的力量， 才完成了生

命成长的故事。所以，生命的团结

互助本能，才是爱本能的前提。

发扬儿童生命

中的爱的因素 ，书写
善恶与分享的主题

还有两个主题与爱的主题是

相辅相成的，也不能忽略。一个是

善恶的主题， 这涉及到儿童文学

中的正义因素。 爱的主题在西方

文化背景下， 往往被理解为人与

神之间的关系，爱是无条件的，爱

的对立物、破坏爱的力量，往往出

现在上帝的对立面，所以，魔鬼或

者女巫代表了恶的力量； 而在中

国现代文化的语境下， 爱被理解

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总是有

善恶之分别的。 一般来说幼儿童

话里是不存在善恶概念的，像“猫

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基本

上不存在孰善孰恶的问题； 儿童

稍微成长以后， 文学里才会出现

“女巫”“妖怪”“大灰狼”之类“恶”

的形象。 像《狮子王》这样模拟成

人世界的政治斗争的故事， 大奸

大恶， 要到年龄段更高阶段才能

被领悟。 “惩罚邪恶”的主题之所

以构成儿童文学的正义因素，是

对儿童文学里爱的主题的补充，

如果没有正义因素的介入， 爱的

主题会显得空泛。 但是我们特别

要警惕的是， 在儿童文学中，“惩

罚邪恶” 的主题只能表现到适可

而止，不要在弘扬正义的同时，宣

扬人性邪恶的因素。 其实人性邪

恶也是小野蛮之一种。 在以前儿

童自发的顽皮中， 就会出现肢解

昆虫、水浇蚂蚁、虐待动物等野蛮

行为，这是不可取的。相应地出现

在儿童文学里， 就会有表现人性

残忍的细节。我总是举《一千零一

夜》里的著名故事《阿里巴巴和四

十大盗》为例，故事设计了聪敏机

智的女仆马尔基娜用热油灌进油

瓮，把 30 几个躲在油瓮里的强盗

都烫死了。这个故事很残酷，充满

了谋财害命的元素， 作为一个中

世纪阿拉伯的民间故事， 这也很

正常， 但移植到儿童文学领域就

很不合适，就算谋杀强盗属于“惩

罚邪恶”的主题，也不能用邪恶的

手段来制止邪恶本身。 我在网上

看到这个故事被列入儿童文学的

“睡前故事”， 真不知道如果是一

个敏感的孩子听了这样的故事，

是否还睡得着觉？是否会做噩梦？

至少我到现在回想起童年时期听

这个故事的感受， 还会浑身起鸡

皮疙瘩。

另外一个主题， 我觉得儿童

文学的研究者不太关注， 其实很

重要，就是分享的主题。人的生命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互助， 也需要

被分享， 这也是人类生命伦理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生命形态

在西方的儿童文学中渲染得比较

多，比如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

那个王子的铜像愿意把自己身上

所有金光闪闪的东西都奉献给穷

人；《夜莺与玫瑰》，那个夜莺用玫

瑰枝干刺着自己的心脏， 一边唱

歌一边把鲜血通过枝干流入玫

瑰， 让玫瑰花一夜之间在寒冷中

怒放。夜莺、玫瑰花、血，都象征了

美好的爱情。 这些故事里都有生

命的分享和自我牺牲，都是非常

高尚的道德情操。 周作人不太喜

欢王尔德的童话， 但我很喜欢，

王尔德的童话达到了一种很高

的精神境界。 孩子可能还不能完

全理解王尔德童话的真谛，但是

这些美丽的思想境界，对儿童们

的精神成长———脱离小野蛮 ，走

向小文明，是有非常大的提升作

用的。

我之所以要这样说， 因为我

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我们儿童文

学理论工作者都似乎非常希望儿

童文学能够还儿童的纯洁本性，

都觉得儿童文学里最好不要添加

教训的成分， 要原汁原味地体现

儿童本性， 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

乌托邦幻想。 当年周作人出于批

判封建传统道德文化的战斗需

要，提倡过这种儿童文学的观点，

但周作人自身没有创作实践。 因

为我们不可能绝对地还原儿童的

本然，我们是做不到的，与其做不

到，我们还是应该通过童年记忆，

把儿童生命特征中某些本质性的

健康因素， 用儿童文学的形象把

它发扬出来。 我认为这才是儿童

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应该提倡的。

既然儿童文学只是尽可能地接近

儿童本然的生命状态， 而不是完

全等同于儿童本然的生命状态，

儿童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含有非儿

童性的部分。如果说，儿童性的部

分更多地是从文学审美的功能上

来呈现儿童文学，那么，非儿童性

的部分，则要从知识传播、成长教

育等功能上来发挥儿童文学的特

点， 儿童性与非儿童性的完美结

合， 才是优秀的儿童文学的最高

境界。

▲荩王尔德与他的童

话名著《夜莺与玫瑰》

▲荩美国作家 E.B.怀特

和他创作的经典儿童文

学《夏洛的网》


